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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 利 地 震

克莱斯特

    智利王国的京城圣地亚哥，在1647年发生一次大地震，

死亡了好几千人。在这次大地震时，有一个年轻的、因犯罪

而被控告的西班牙人，名叫叶罗尼摸·鲁格拉，正监禁在牢

狱里，他这时恰好靠着监牢的一根柱子旁边站着，想上吊自

杀。汉理克·雅斯德隆先生是城内最富有的一位贵人，曾经

聘他任家庭教师，大约在一年以前，因为叶罗尼摸同他的独

生女瑛秀斌谈恋爱的原故，才把他解聘的。他已经再三警告

过女儿;有一次他们的约会是给他傲慢的儿子假装关切而探

听出来了，便泄漏给这位老绅士知道了，这件事使他大发雷
霆，就把瑛秀斌送到圣母山上嘉媚尼姑庵里安插。叶罗尼摸

却晓得利用一个侥幸而偶然的机遇，在这里把关系重新地连

络起来。在一个秘密约好的夜间，他将尼庵的花园变成他充

满幸福的阳台。时逢圣体节的一天，女尼们庄严的游行，后

面跟随着一班女尼徒，恰好开始，这时，不幸的瑛秀斌在钟

声叮当齐鸣之下.感觉阵痛，便倒在大教堂的石级上面。这

桩怪事引起人非常的注意;人们把这个年轻的女罪犯立刻送

入监狱里，毫不顾虑她的情况是怎么样。她刚好临产过，大

主教便吩咐，对她提起最严厉的控诉。在城里，人家谈起这

件丑事，非常的愤恨;那个发生这件丑事的尼姑庵，人们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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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攻击得这样厉害，以致虽有雅斯德隆的家庭出面求情，而

女主持也因为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平素的品行无可责难之处，

很欢喜她，甚至亲自出面疏通，都不能把寺院法律加临于她

的严厉处置减轻一点。她被判决火刑烧死;唯一可能办到的

事情，便是总督下了一道非常的命令，把火刑改为斩首，圣

地亚哥的太太们和小姐们对于这种变通的办法却非常的愤

慨。执刑队伍所要经过的街道，房屋的窗口给人家租订下来

了;他们拆去屋顶;城里虔诚信教的小姐们邀请她们的女

伴，要彼此亲密的伴着，参观这个夭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好把

戏。叶罗尼摸在那个时光也被送到监狱里去了;当他晓得这

些事情这样突然转变的时候，着急得要发狂。他想办法逃

走，却空想了一场:不管他想出怎么最大胆的方法，他到处

总是撞到门门上，碰到壁头上，他曾经试过，想锉开铁栅窗

户，可是被发觉了，反而被关在一个更坚固的监牢里了。他

跪倒在圣母的像片面前，以无穷的热诚对她祷告，说她是现

在唯一还能拯救他的人。但是可怕的口期来到了，使他心里

相信他的处境是绝对的无希望的。钟声叮当地响起来了，一

直陪着瑛秀斌一路到刑场上去，绝望的念头填满了他的心

灵，他觉得生活之可憎恨，就决意要用一条偶然留下来的绳

子自溢而死。像上面已经说过了的情形，他正靠着一根墙上

的柱子站着，在一个镶在柱子突出的线条之上的铁圈子上

面，系紧那根叫他脱离这个苦海的绳子;就在当时，骤然之

间，轰隆隆的一声，好像夭翻地覆一般，这座城市的大部分

毁灭一r;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埋葬在它的废墟之下。叶罗尼

摸吓得麻木了;好像他全部的知觉被粉碎了，他当时立刻抱

紧那根要在这里寻短见的柱子，免得跌倒在地上。土地在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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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脚底下动摇，监狱的一切墙壁裂开了，整座房屋歪倒着，

朝着街道这个方向倒过去，它慢慢地倒下去，幸亏对面的一

座房子也倒了过来，碰到一起，堆成一个偶然的拱起来的形

状，才阻止了监狱房屋全部倒塌在地上。叶罗尼摸，浑身颤

抖，毛发竖立，双膝几乎站立不住，拖着脚步，滑过倾斜的

地板，滑向一洞口，这个洞口是两栋房屋倒在一起的时候，

在监狱的前壁打通的。他刚好逃到外面来，轰隆隆地，又震

动了一次，这整条已经破坏了的街道便完全倒塌到一块了。

糊里糊涂地，他不晓得自己怎么样才能逃出这个普遍的浩

劫，他便爬过瓦砾和断梁，向最近的一个城门口赶去，这时

死神从四面八方向他这里袭来。这边还有一栋房子倒塌下

来，把砖瓦抛得老远，把他赶进了一条旁街;这边火焰已经

A穿了一切的屋脊，一股股的浓烟涌出来，吓得他赶快闪入

一条别的街道;这边马波歌河跳出J它的河槽，滚向他的面

前来，波涛怒吼，又把他赶进另外的一条路去。这边躺着一

大堆被击毙的人，这边还有一个人声在瓦砾堆下呻吟，这边

有些人在从燃烧着的房顶上面，对着下面喊叫，这边有些人
和牲畜在同波浪搏斗，这边有一个勇士努力在救人，这边站

着另外一个人，面如死灰，不作一声，对着天空仲出一双颤

抖的手。叶罗尼摸赶到城门口，爬上对面的一座山头以后，

便晕倒在地上了。在这样最厉害的昏迷状态当中，他大概卧

着有15钟之久，最后又清醒过来，爬起身来坐着，背脊向

着城里。他摸摸额头和胸f1，不知道怎么办是好;当时从海

上吹过来的一阵西风，吹醒了他再造的生命，他将目光向圣

地亚哥周围繁盛的地带扫了一眼，感觉到说不出来的快活。

只是到处看得见的张惶失措的人群，使他心中难受。他不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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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，怎么一回事会把他和他们带到此地来。等到他转过身

来，头额碰到地上，感谢上帝对他不可思议的拯救。好象这

个深深印入他的心灵而凄惨的印象把他心中一切从前的印象

都挤出去了，他觉得这条可爱的生命，充满五光十色的现

象，现在还保得住，因之狂喜而哭出来了。等到他一眼看见

手上的一只指环，他骤然间也想起瑛秀斌来了;连带着便想

到他坐过的监狱，在那里听到的钟声，和监狱尚未倒塌前的

一刹那。深沉优郁的气氛又填满了他的胸怀;他不免悔恨他

祈祷过上帝，而且觉得这位超然云外的神灵令人颤栗。他混

到人群里面去，这些人为抢救自己的财产，从城里四面八方

冲出来的，他放大胆量，半吞半吐地向他们打听雅斯德隆的
女儿有什么消息，她是不是已经被执刑了，但是没有人给他

详细的答复。有一个妇人背着一大担的家具，几乎把脊梁背

压到地上来，而怀里还系着两个孩子，她在走过去的时候

说，好像是她亲眼看见了的:她已经被斩首了.叶罗尼摸转

回头去，他把时间计算一下，他自己对于执刑一层并不能够

怀疑，于是自己在一个孤寂的树林里坐下，任自己万分悲

伤。他希望自然的破坏暴力最好再降临到他身上。他真是莫

名其妙，他悲哀的心灵所寻找的死神，当它在许多刹那的机

会当中，从各方面自动地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要解脱他，他为

什么反而逃避开呢?他下了最大的决心，现在假使像树林子
连根拔起，它们的树梢倒在他的头顶，他也不躲避开了。他

痛哭了一场以后，在热泪之中，忽然又激起了一线的希望，

他便站起身来，向四面八方打量这个郊野。每座聚满人群的

山头，他都察看一遍;有所有的道路上，逃难的人流还在上

面起伏的道路上，他碰见无数的人群;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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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人的衣服在风里飘动着，.他便颤栗地走了过去，但是没有

一件衣服遮盖着的是雅斯德隆可爱的女儿。太阳又将落下去

了，他的希望也就随之而幻灭。这时他走到一块岩壁的边

缘，望到一个广阔而只有人数不多的山谷里去。他穿过一队

一队的难民，踌躇不决地，不知道做些什么才好，他已经想

又回转身去，突然间在一个灌溉这个峡谷的水源旁边望见一

个妇人正在水中洗净一个孩子身上的污泥。他看见这个景

象，心房跳跃起来;他早已料到了几分，便跳过一些石块，

走下深谷里去，喊出一声:“你神圣的玛丽亚圣母呵!”而认

出了是瑛秀斌，刚好她听见响声，畏缩地回转过头来看看。

这两个遭难的，一种奇迹把他们救出来的人，互相楼抱着，

感到何等的乐趣!瑛秀斌在出发受刑，已经离法场很近了，

忽然房屋轰隆隆的倒塌下来，把整个执刑的队伍给冲散了。

她当时心慌意乱，向着最近的城门口奔去，但是为时不久，

她的神志又清醒过来了，她就掉转头，赶到尼姑庵里去，她

孤苦无援的小儿子是被遗弃在这里的。她赶到这边，看见整

座庵庄已经包围在火海之中。庵主曾对她发过誓，在她生命

中最后的一刹那，要替她照料这个婴儿，这时她正站在门

前，喊人救出这个孩儿的性命。瑛秀斌不知害怕，冲入迎面

扑过来的浓烟，撞进这座已经从四面八方倒塌下来的房屋。

好像众天使们庇护着她一般，她立刻带着那个孩子，又跑出

大门外来，丝毫未曾受伤。女主持双手抱着自己的头颅，瑛

秀斌正要晕倒在她的怀抱里，这时有一部分屋顶倒塌下来，

把女主持和差不多所有的尼姑给打死了，情形极惨。瑛秀斌

看到这种惨事，吓得倒退几步。她赶忙地替庵主把一双眼睛

合上，惊惶万状地，带着这个上天赐还给她的可爱的孩儿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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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当中逃出来。她走不远几步，便也碰到大主教的尸首，

有人刚才将它从大教堂的瓦砾堆里拖出来的，砸得不象样

子。总督府倒塌了，判决她死刑的那座法院在火焰中燃烧

着，她父亲的住宅所在地变成一个湖，蒸腾出红色的燕气。

瑛秀斌拿出所有的力气来，镇静着自己。她抑制着心尖上的

苦痛，带着她的胜利品，鼓起勇气，一步一步地走着，从这

条街走到那条街。差不多走到城门口时，她也看见叶罗尼摸

关在里边受罪的监狱倒塌成一堆废墟。看到这样景象，她的

脚步站立不住，神情惶惑，要在一个拐角处昏倒。在这一瞬

间，一栋因震动而已经全部离槽离缝的房屋忽然在她背后倒

塌下来，吓得她又向前面逃命。她吻着她的孩儿，挤掉眼中

的泪珠，对于周围的惨像不再注意了，赶到城门口来。她站

在郊野时，便断定:躲在毁坏的房屋底下的人，并不是个个

必然被打死的。她在下面的一条支路旁边停下脚来等候着，

看看除去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福利普以外，是不是还会有一个
别的人在她的面前出现。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人走了来，而难

民的群众却越来越多，她拔起脚步，继续地前进，走不多

时，又转过身来，又等候着。她泪落如雨，最后潜入一个黑

暗的为松树遮盖着的深谷中，要替那她相信飞到九宵云外的

灵魂祝告一番，不料她在这峡谷内找到她的爱人，这种快活

真是说不出来，这里好比是乐园一般。她悲喜交集，现在把
这一切的经过讲给叶罗尼摸听，讲完了以后，她将孩子递了

过去，‘让他亲吻。叶罗尼摸把他接了过来，用一种无可形容

的父亲的欢乐玩弄着他。孩子望见生人的面孔，哭了出来，

他却亲亲热热地在他的嘴上吻个不休、这时，美丽的夜晚降

临了，充满奇妙温和的香气，这般雪亮和宁静，这样的景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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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一位诗人才会梦想得出。沿着峡谷的泉水旁边，在为色
照耀底下，到处有人们卧倒在地上，用青苔和树叶准备好一

个柔软的卧处，恢复这样苦恼的丫天的疲劳。因为许多可怜
的人们总还在那里悲伤，这个哭他破坏了的房屋，那个哭他

失去了的妻子儿女，另外一个哭他一切的损失。于是叶罗尼

摸和瑛秀斌便潜人一个更茂密的树林里去，免得他们心中说

不出来的欢乐之声妨碍别人。找到一棵茂盛的石榴树，枝头

结满累累香甜的果实，遮盖了一大片地方，有一只夜莺栖息

在树梢上面，唱着它快乐的歌声。叶罗尼摸坐到这里树身旁

边，瑛秀斌怀里抱着福利普一齐坐到他的怀里，他们大家坐

好，拿他的大衣遮盖起来，凝神地休息着。他们还没有入梦

之前，望着到处透出光明的树影在他们头顶上慢慢地移动，

月色在黎明以前，又渐渐地惨淡无光了。他们彼此要谈的有

许多话，谈起在庵庄花园里的情形，谈起在监狱里的经过，

谈起他们彼此因为对方而忍受过的痛苦;他们并且联想到，

人世间发生了多少的灾难，他们才得有今天的快活，这不免

使得他们很受感动。他们决定，在地震一停止的时候，立刻

动身到新城去，瑛秀斌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住在此地，她

希望可以向她借到一笔小款子，便用这笔钱大家乘船到西班
牙去，叶罗尼摸母系的亲戚住在这里，他们要在此地快快活

活地了结他们的一生。办法决定了后，他们互相狂吻一阵，

这才睡觉。

    他们醒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天空，看见在他

们的附近有好几家人正在火旁边准备一个小小的早餐。叶罗
尼摸正在想着，用什么办法也找些食物给他的家人受用，当

时有一个衣服整齐的男子抱着一个孩子，走到瑛秀斌面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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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恭敬敬地同她:她是不是情愿暂时喂这个可怜虫吃一点

奶，他的母亲受了伤，睡在那边树下。瑛秀斌看出他是一个

熟人，不免露出一点张惶失措的样子;但是这个男子误会了

她这种神情，于是继续地说:“瑛秀斌太太，不过只要喂他

吃一阵工夫。这个孩子自从我们大家遭劫以后，一遍奶还没

有吃过哩。”她便回答说:“费南铎先生，我没有说话是因为

别的原故，在这般大难的关头，谁还有一点东西，他没有不

肯拿出来分给旁人的。”说了这番话，她便把小客人接了过

来，将自己的孩子递给他的父亲抱着，把他放到怀里。费南

铎先生对这样的殷勤，很为感激，便问:他们是不是情愿加

入那边的团体，那边现在正在火边准备一顿小小的早餐哩。

瑛秀斌回答说，她很乐意接受这番好意，叶罗尼既没有什么

异议，她便跟着那个男子走到他的家属那边，费南铎的两个

姨子，她晓得她们是人格高尚而年轻的太太，她们很诚恳

地，很亲热地招待着她。费南铎的夫人媛玮，两脚受伤躺在

地下，她望见她饥饿的孩儿睡在瑛秀斌的怀里吃奶，便和颜

悦色地拉着她坐到身边。费南铎的岳父白德乐，肩上被打伤

了的，他也很和气地对着她点头。

    在叶罗尼摸和瑛秀斌两人的胸中却引起了一些奇怪的思

想。他们看见人家把他们这样亲密和气地招待着，他们真是

不晓得，对于过去的事情，对于刑场，对于监狱，对于钟声

等等应该怎么想法。他们是不是做了一场梦呢?大家被那可

怕的打击震撼以后，似乎彼此都互相谅解了。他们在回忆当

中，只能想到这里为止，不能再回想下去了。爱丽莎白呢，

她的女朋友昨夭曾约她去看热闹，而她拒绝了，只有她有时

出神地望着秀瑛斌，但是有人讲起一件新的凄惨的事件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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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又将她脱离现实人世的灵魂招引回来。有人讲，城里有第

一次震动以后，立刻看到街上挤满了许多产妇，她们就当着

大众男子面前分娩;又有人看见僧侣们手里拿着十字架在城
里乱跑，胡乱地喊叫着:现在世界末日来到了!有一队卫士

执行总督的命令，要一座教堂把房屋腾空出来，便有人回答

他们说:智利现在没有总督了!总督在最恐怖的时候，不得

不下命令，筑起一些绞首架，阻止盗窃横行。又有人讲，有

一个无辜的人从一栋烧起来的房子的后门逃了出来，房东不

问青红皂白抓着了他，而即刻也被吊死了!这时瑛秀斌替媛
玮夫人不断地料理她的创伤，媛玮夫人便趁大家七嘴八舌谈

得正热闹的时候，遂利用这个机会，问问瑛秀斌:她在这个

难日究竟怎么度过去的。瑛秀斌抑制住自己心中的悲哀，将

经过的情形，大概地对她讲了一遍，不由得看见泪水涌在这

位夫人的眼眶里。媛玮夫人抓着她的手，紧紧地握着，向她

示意，不要再讲下去了几瑛秀斌这才觉得自己投身在一些有

同情心的人群当中。有一种她无从控制的感觉告诉她说，过

去的昨天，不管它带到世界上来有多少的灾祸，对她是一件

仁慈的行为，苍天一向对她还没有施与过这样时袖.惠。的
确，正在这凄惨的刹那之间，人类所有物质的财产毁灭了。

整个世界好似要掩埋起来，反而人性本身好比一朵美丽的

花，似乎要怒放。目光所能望到的一片荒野，看见社会中各

层阶级的人物杂乱地睡地一起，王侯与乞儿，贵妇与农妇，

官吏与工人，僧侣与尼姑:大家混杂在一起，互相怜惜，互

相帮忙，将自己抢救出来，以维持生活的一点东西，心甘情

愿地分赠给别人，好像这次普遍的灾祸将所有死里逃生的人

们变成了一个家族。平时在咖啡桌旁边所作的无聊的谈话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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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没人提起了，现在所谈的都是一些非常作为的好榜样:

平素在社会中不为人所注意的人物，现在变得好比罗马英雄

一般的伟人;讲不尽的勇敢行为，不避危险，为同人牺牲自

己的性命，把它看得犹如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随便抛弃掉，

好像随时又可以把它找回似的。没有一个人在那天不看见一

件动人的事情，或者自己没做过一件侠义的事，所以在每个

人心中的痛苦是屡合着这么多甜蜜的快乐，它简直无从说得

出来，普遍幸福的总数，是不是在一方面增加了，而在另一

方面却减少了，它是不是分配得不均匀?叶罗尼摸和瑛秀斌

两人在心里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地想透了以后，叶罗尼摸搭

着瑛秀斌的手臂，以一种说不出来的乐趣，带着她在石榴林

子的浓荫之下踱来踱去。他对她说，在这样的情绪之下和一

切制度的颠覆，他将他到欧洲的决心放弃了，总督对于他的

11一向是肯帮忙的，倘若他还活着呢，他要跪着衰求他，他

希望同瑛秀斌留在智利，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同她接了一个

吻。瑛秀斌回答说，她心里也起了类似的念头;假使她的父

亲还活着的话，她决不再怀疑，父亲会对她谅解，而言归于

好的;她劝叶罗尼摸，宁可转到新城去，不必跪在总督面前

求情，在观里书面地向总督进行开恩释罪的手续，如果失

败，*A在跟前，随时能够起程，假使事情如愿以偿，从
那边再回到圣地亚哥来也并不难。叶罗尼摸把这番话稍微考

虑了一下以后，也赞成这样聪明的办法，带着她在树林里穿

来穿去地走了一会，把未来的快乐时光再前后细想一番，这

才同着她回到那个团体那边去。

    在这个时候，下午的时光到了。地的震动停止了，流浪

的难民的情绪不过才又安定下来一会，当时已经有个消息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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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开，在地震时唯一保存下来的铎米尼克教堂，该教堂的大

主教要亲自主持一个庄严隆重的弥撒，祷告上苍将来不要再

降祸灾。民众们已经从各地动身，潮水一般地赶到城里去。

在费南铎先生的集团内提出了一个问题，他们是不是也应该

参与这次典礼，是不是应该跟着大队群众一齐去呢?爱丽莎

白夫人有几分不安的模样，提醒大家说，昨天在教堂里发生

过多么大的一桩祸事;这种谢恩弥撒日后一定还要举行的。

在那个时候再参加，感情方面可以感到更大的愉快和安宁，

因为危险已经过去了。瑛秀斌感到几分兴奋，立刻站起身来

说，她平素没有比现在，正逢上帝这样的发挥它不可思议而

伟大的威力的时候，更切迫地感到要跪到创造者的面前祈

祷。媛玮夫人热烈地表示赞成瑛秀斌的意见。她坚持地主

张，大家应该去听弥撒，并且叫费南铎率领大众前去，于是

大家，爱丽莎自也在内，都站起身来了。但是他们看见爱丽

莎白喘息得好厉害，迟疑着略事准备一切，以待出发，便有

人问她，感觉到什么不好受，她回答说.她不晓得为什么，

心里有一种恶兆的预感。媛玮夫人便安慰她一番并且请她不

如留在她和她生病的父亲身边了、瑛秀斌便说:“爱丽莎白夫

人，那么请你替人带着这个小宇贝，你看，他又跑回到我的

身边来了。”爱丽莎r]夫人回答说:“我情愿。”正预备把他

接过来;可是这个孩子对于这样非礼的待遇，哭得好厉害，

绝对不情愿接受，瑛秀斌便笑着说，她只好把他留在身边

了，吻着他，让他又安静下来。费南铎很喜欢瑛秀斌的人品

卜分崇高、殷勤，遂把手腕递过去给她;叶罗尼摸抱着小福

利普，牵着孔斯丹夫人;其他属于这个团体的众人跟在后面

走，这个队伍依着这个次序向着城里去了。他们走了还不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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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步，有人听见爱丽莎白喊:“费南铎先生!”看见她匆匆

忙忙地在后面追赶上来。她这时已经同媛玮夫人激烈而秘密

地谈过了一番话。费南铎先生停下脚步，转过身去，等待着

她，并没有把瑛秀斌放开手，她站在相当的距离，好像是等

着费南铎迎上面来的神情，费南铎便问:她有什么事情?爱

丽莎白夫人露出不情愿的样子，走近他的身边，低低地对着

他的耳朵里说了几句话，让瑛秀斌无从听得见。费南铎先生

间道:“还有哪?那可能发生的祸事吗?”爱丽莎白夫人带着

一副惊慌失措的面孔，继续对着他的耳朵里叽咕了几句，费

南铎先生的脸上泛起一阵红色，现出不高兴的样子，他回答

说:“好吧!媛玮夫人尽管放心!”说完就牵着瑛秀斌走了。

    他们赶到铎米尼克教堂时，大风琴已经奏出很美丽的音

乐，不晓得有多少人在里面波动着。拥挤的群众一直站到教

堂面前广场的大门口，10来岁的孩子们攀在高墙上画框子

里面，手里拿着帽子，露出一副紧张的目光。所有的大花灯

统统燃上了烛光，四面八方地射出光芒，在黄昏的暮霭当

中，柱子投射一些神秘的阴影，在教堂的最尽头有一面用五

彩颜色镶成蔷薇形状的壁窗，夕阳照在上面，照得好比晚霞

一般的火红。大风琴的乐声现在停止了，在整个会场里，弥

漫着一片沉寂的空气，好像没有一个人的心胸里会发出一种

声响。从来还没有这样的热情，从一座耶稣教的大教堂内冲

向天空，好像今天在圣地亚哥城中铎米尼克教堂内的情形。

而没有哪个人的心灵会比叶罗尼摸和瑛秀斌两个人表现出更

热烈的情绪。庄严的典礼以说法开始，有一位年纪最长的高

僧穿上礼服，站在法坛上演说。他先将上帝颂扬和感谢一

番，便把颤栗而为袍子裹着的一双手高高地举起来对着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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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，现在还有人类站在世界上这块变成废墟的地方能够向上

帝喘息地祈祷，真是意想不到。他讲述了一番由万能者所示

意而发生了的事情;世界末日不会比这更恐怖凄惨;他称昨

天的地震不过是世界末日来临的预兆，说话时，他并向着教

堂的裂碑指了一下，全体集会的人们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不

寒而栗的恐怖。他接着用传教士善于说话的口才，滔滔不绝

地讲到该城伤风败俗的事;他攻击一些为索多摸和戈摸拉两

个古城尚未见过的丑事①。他说这座城市现在还没有从地面
上消灭干净，这不能不感激上帝无限宽宏的度量了。叶罗尼

摸和瑛秀斌听见这番演说，内心早已破碎，不料高僧趁那个

机会把在嘉嵋庵的花园内所发生过的罪恶原原本本地讲了出

来，这番话好比利刃一般穿透他们业已裂碎的心肠;他继续

地说，他看见世人容忍姑息这样的事，真是罪大恶极;他指

出这两个罪人的姓名，诅咒他们，要求恶魔将他们的灵魂带

到地狱里去!孔斯丹夫人轻轻地拉了叶罗尼摸的手膀一下，

便喊了一声:“费南铎先生!”但是费南铎答复得这样的有力

而又这样的秘密，正如两者所能够结合的:“夫人，你别多

说，你也别让眼珠转动，你装成好似要晕倒的模样，我们便

马上离开教堂。”不过孔斯丹夫人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个巧

妙的解救办法，便有一个声音大声喊着，打断了高僧的演

说:“圣地亚哥的市民呀，你们远远地躲开一边，这里就站
着这些罪大恶极的人啊!”正当恐怖的气氛包围着他们的时

候，另外有一个声音惊慌地问:“在哪里啊?”一个第三者接

着说:“在这里I”便穷凶极恶地一把抓着瑛秀斌的头发，往

地下拖。如果费南铎不扶着她，她同费南铎的儿子几乎摔倒

地上。费南铎喊着:“你们发疯了吗?”一面把瑛秀斌拉紧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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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边，接F去说:“我是费南铎·欧迈兹，本城司令官的儿

子，你们大家认识他的。”“费南铎·欧迈兹先生么?”有一个

鞋匠站近在他的面前，叫了出来。这个鞋匠替瑛秀斌做过鞋

的，至少把她认识得这样清楚，好比她瘦小的双脚一般。他

露出一副无耻傲慢的神气，转过脸去问瑛秀斌:“谁是这个

孩子的父亲?”费南铎听见这样的间法，不免失色(，他忽儿
畏缩地望望叶罗尼摸，忽儿把目光向全体民众溜了一眼，想

看看是不是有一个人认识他的。瑛秀斌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之

下逼得喊出来.“白狄理罗师傅，你别误会，这个并不是我

的孩子呀!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现出心灵无限的恐怖，望着

费南铎先生接着说:“这位年轻的先生是费南铎·欧迈兹，本

城司令官的公子，欧迈兹司令是你们大家认识的!”鞋匠问.

“你们老百姓，谁认识这个青年人?”好几个围拢着的人又间

了一声:“谁认得叶罗尼摸·鲁格拉?请他站出来!”当时凑

巧得很，小约翰被这些嘈杂之声惊醒了，从瑛秀斌的怀抱里

抬起头来，扑向费南铎的怀里。即刻有人喊:“他是父}I �

另外一个人又叫:“他是叶罗尼摸·im格拉!”接着第三个人

叫嚣:“他们是裹读上帝的罪人1 �“你们用石头打死他们!

你们用石头打死他们!”聚会在耶稣教堂的全体耶教徒异口

同声地咆哮起来!现在叶罗尼摸挺身而出:“你们别动手!

你们这帮没有人性的东西!你们既然找叶罗尼摸·鲁格拉:

他就站在这里!放开那个人，他是不相干的!”

    这叫嚣激愤的一群人听见叶罗尼摸的话弄得莫名其妙，

吓呆了;好几双手放开了费南铎先生。当时有一位高级的海

军军官赶了过来，挤开这伙骚动的人群，张口问:“费南铎·

欧迈兹先生!你碰见什么为难的事啊?”他现在完全恢复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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